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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宦官教育補考以內書堂為中心
梁紹傑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會議論文初稿，請勿引用）

明代內府宦官教育的演變

洪武時期內府宦官教育蠡測

明太祖禁內官讀書識字的說法1，並實並沒有直接可靠的文獻根據。2洪武年間

內官機構的設置情況，倒反過來可以說明當時的宦官不僅識字通文墨，而且還必

須具有相當的政治和文化水平。《祖訓錄》鈔本記載內官機構司禮監的前身「典

禮紀察司」的職掌：

司正、付（副），掌內府一應禮儀，欽紀御前一應文字。凡聖旨裁決機務，

已未發放，須要紀錄親切。御前題奏及糾劾內官、內使非違不公等事，而

造筆墨表背匠亦屬焉。3

《皇明祖訓》記載司禮監的職掌：

掌冠婚喪祭一應禮儀制帛及御前勘合賞賜筆墨裱褙書畫，管長隨當差內使

人等出門馬牌等事，並催督光祿司造辦一應筵宴。4

1 陸容(1436-1494，1466 進士)《菽園雜記》載﹕「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北京
中華書局，1985 點校本，卷 4，頁 41）僅言洪武年間宦官粗識文字而不知義理。後來更有太祖嘗
禁宦官識字的說法，如顧炎武《日知錄》言：「我太祖深懲前代宦寺之弊，命內官不許識字。永樂
以後，此令不行。」（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台北：世界書局，1972〕，卷 9「宦官」，頁 224）
至清官修《明史》，更一再言「太祖制，內臣不許讀書識字」；「因定制，內侍毋許識字」。（分
見《明史》〔中華書局點校本〕卷 304〈宦官一〉，頁 7766；卷 74〈職官志三〉，頁 1826）使此
說更為流行，見諸歌詠，如孔昭鋐詠〈內書堂〉﹕「鐵牌煌煌宮門置，內官不許干政事。此輩但堪
供奔走，奈何教之使識字。內書堂開稱門生，皋比儼然名公卿。當時三楊皆老成，何不上殿侃侃爭。
坐令秉筆欺聖明，矯詔駕帖紛縱橫。末造妖燄薰天盛，廠衛竟欲配宣聖。（孔昭鋐《續明史樂府》，
上海圖書館藏光緒二十一年自序鈔本，不分卷頁）；吳道鎔詠〈內書堂〉：「我聞有明垂祖制，內官
著令不識字，又聞唐有閹魁仇士良，毋令官家讀書知興亡。聖主之聖黠閹黠，異照同明洞癥結，誰
歟揖盜又開門，禁中忽見書堂設，書堂次設才俊儲，此豈漢代承明廬，奈何竽濫以刑餘？吁嗟乎刑
餘刑餘且周召，東馬嚴徐安足道。」（《明史樂府》，〔廣州：蔚興印刷場，1934〕，卷 5，頁 7ab）。

2 清人楊椿（1677-1754）曾據《明太祖實錄》所載太祖對宦官之任使及洪武年間內官職掌，指出
當時內監所職，「何莫非政？何一可不識字為之者乎？而內官監文籍，以通書算小內使掌之，則焉
有不許識字之禁乎？」見楊椿《孟鄰堂文鈔》（《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淸嘉慶 24 年〔1819〕)楊魯生
刻本），卷 3〈惠帝論二〉，頁 8a。

3 見《祖訓錄．內官．典禮紀察司》，《明朝開國文獻》（台北：學生書局，1966）第 3 冊、1729
頁。又莊申〈故宮書畫所見明代半官印考〉一文，確定洪武年間設置的典禮紀察司的職掌之一是點
算登錄內府所藏名畫，可以參看，該文收入氏著，《中國畫史研究續集》（台北：正中書局，1972），
頁 1-46。

4 《皇明祖訓•內官•司禮監》，《明朝開國文獻》，第 3 冊、16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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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書記印綬監的職掌﹕

印綬監：掌誥券貼黃印信選簿圖畫勘合符驗文冊題本誥勅號簿信符圖本等

項。5

上述洪武皇帝《祖訓》列載的宦官衙門的職務，怎可能交由一般不諳文義的內臣

執掌？6據南京出土鄭雍言(？-1450，永樂十三年〔1415〕進士)撰〈南京守備內官

監太監羅公墓誌銘〉，稱羅智「年十一，選入內庭，簡在宸扆，攻習書史，日有

進益，至於道經釋典，靡不博覽。年二十(洪武二十七年〔1394〕)，擢大使，掌寶

藏承運庫事，詳於出納，纖悉無遺。」7羅智生於洪武八年(1375)，十一歲選入，

值洪武十八年(1385)，在內府「攻習書史」，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二十歲，出掌

承運庫，「詳於出納，纖悉無遺」，當然具有相當文化水平，且通曉書計。這是

洪武皇帝曾經刻意培養有一定學識才能的內官的有力證據。太祖為了抑制外朝的

權力，自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後，便精心部署官制調整，使政府各級組織，互相

制衡，同時又不斷擴大和完善內府宦官組織，以收內外「體統相維，表裏相應」

之效。8從宦官的這種功能去考慮，太祖又怎會禁其學習，以鈍其器？太祖固然也

顧慮到歷朝的宦禍，因而對宦官約束甚嚴，隨時立禁，但不許內侍讀書識字，則

未免渲染過甚。

永樂至洪熙年間的變化

永樂年間，成祖進一步拓展宦官制約外朝的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改變，是差

遣心腹太監到各要地鎮守和設立內府偵緝組織東廠。宦官擔當皇帝統治工具的角

色既越益重要，皇帝對其培養也就更加關注。黃瑜《雙槐歲鈔》稱“永樂中，令聽

選學官入教小內侍”。9《明史．宦官傳》載：

范弘、交阯人，初名安。永樂中，英國公張輔以交童之美秀者還，選為奄，

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與焉。占對嫻雅，成祖愛之，教令讀書，涉經史，

善筆札，侍仁宗東宮。10

李賢（1408-1467）〈御用監左少監贈御用監太監阮公浪墓表〉為阮浪（？-1452）

5 同上。黃彰健〈論《祖訓錄》所記明初宦官制度〉一文，對洪武年間內監制度的演變，有極詳
盡而而精闢的考析，見氏著：《明清史研究叢稿》（台北：商務印書館，1977），頁 1-30。

6 參歐陽琛﹕〈明內府內書堂考略〉，《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 年第 2 期，
頁 56。至於司禮監的職權演變，可參考歐陽琛、方志遠﹕《明清中央集權與地域經濟》(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明代的司禮監〉，頁 85-108。

7 羅智墓誌，轉引自周裕興〈由南京地區出土墓誌看明代宦官制度〉，該文載朱誠如、王天有主
編：《明清論叢》第一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年），頁 135-136。

8 何瑭（1474-1543），〈南京司禮監太監何公字廷貴說〉，載何瑭撰、王永寬點校，《栢齋集》（鄭
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卷 9，頁 241。
語見參黃彰健及歐陽琛前揭論文，及欒成顯，〈洪武時期宦官考略〉，載《明史研究論叢》，第 2 輯
(1983 年 6 月)，頁 90-112。

9 黃瑜﹔《雙槐歲鈔》「內府教書」條，頁 84。
10 《明史》卷 304《列傳》192〈宦官一〉，頁 7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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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撰墓銘稱：

公姓阮，諱浪，世家交趾。永樂中，太宗皇帝因安南作亂，遣將征之，眾

悉歸附。時公甫十餘歲，特俊爽，被選入掖庭。太宗見而奇之，冀成其才，

命讀書於內館。公穎敏好學，孜孜不倦，遂博通群書，頡頏儒者。11

王振（？-1449）〈敕賜智化禪寺報恩之碑〉自稱

臣□（原闕）竊唯一介微躬，生逢盛世，爰自早歲，獲入禁庭，列官內秩，

受太宗文皇帝眷愛，得遂問學，日承誨諭。12

又倪謙（1415-1479）撰〈南京內官監太監楊公壽藏銘〉載楊學雲（成祖賜名雲，

1391-1473）生平，「生於洪武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1391 年 11 月 19 日），年十

二歲（建文四年〔1402〕）選入內庭，攻習書史，學日有進，以其餘力於道經梵典，

亦皆博覽。」13 成祖簡選內侍，「教令讀書」，「攻習書史」，似與洪武年間羅智事

例相似，尚可理解為隨機性的安排，惟李賢為阮浪撰墓表，稱阮浪奉成祖之命，「讀

書於內館」，則堪留意，因「內館」似已含有特定機構或處所的意思。

明仁宗在位不足一年，惟仍有兩方墓誌，涉及內府宦官教育，可資參考。兩

方墓誌均由正統年日間入教內書堂的錢溥（1408-1488）撰寫，其一為司禮監丞梁

端(1406-1494)撰，稱「永樂十八年(1420)，公年十四，奉太宗皇帝敕，取赴京師。

洪熙元年，選入內書館讀書。」14又一為南京內官監左少監楊忠（1411-1478）撰，

稱「其先交南世家，生而氣清質粹，閑於詩禮。永樂十九年（1421）被選入內廷，

侍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目公秀異，命從學於翰林，氣質丕變，異於儕輩。」
15梁端選入受學之「內書館」，與永樂間阮浪受學之「內館」，似後先相承，顯示

永樂、洪熙時期，內府宦官教育，已有較系統的組織，而楊忠墓誌「從學於翰林」
的記載，亦可視為後來宣德、正統間選翰林入教內侍的先例。

宣德年間的定制

宣宗在位期間，對內府宦官教育，更為關注。《明宣宗實錄》宣德元年七月

甲午（三日）載：

改行在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劉翀為行在翰林院修撰。翀，永樂中為給事中，

嘗侍上講讀。有言翀之兄嘗被刑，翀不宜侍近，遂改交阯九真州判官。翀

11 焦竑，《國朝獻徵錄》，卷 117《寺人》，頁 5a-6b。
12 轉錄自劉敦楨〈北平智化寺如來殿調查記〉，原發表於《中國營迼學社匯刊》第 3 卷 3 期（1932

年 9 月），收於氏著，《劉敦楨文集》第一冊（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2），頁 74。
13 引自周裕興前揭論文，頁 136。惟周氏於所撰〈明代宦官與南京寺觀〉一文，稱「楊壽藏原名

楊學雲」。（《南京史志》，1991 年 1-2 期合訂本，頁 69），似失察“壽藏”詞義，誤為楊學雲原名。建
文四年，正值燕王北師圍攻南京，故推測楊學雲於成祖是年七月告即位後始被選入。

14 該碑拓本載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第 53 冊（明），頁 28；以下徵引該書，略作《石刻匯編》。

15 轉引自周裕興前揭〈由南京地區出土墓誌看明代宦官制度〉，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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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父喪歸，上即位，翀服闋，來朝，以為刑部主事。至是禮部侍郎張瑛薦

其才，遂改修撰，仍給主事祿，令專授小內使書。16

同書宣德四年（1429）十月庚寅（十七日）載：

命行在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17

同書宣德五年（1430）三月丙寅（二十六日）載：

陞……行在行人司副鄭雍言（永樂十三年〔1415〕進士）為河南按察司僉

事，以任滿考最，故陞。留雍言於內府授小內使書。18

《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人物六．文苑三．寧波府•鄭復言、鄭雍言傳》﹕

嘉靖《寧波府志》：復言鄞人，永樂丙戌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鉤纂

精微，預修《永樂大典》，應制賦白鹿稱旨，改禮部主事，歷陞太僕少卿，

引年歸。弟雍言，舉進士，改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仁宗監國，屢命賦詩，

頃刻立就，尋命署禮部尚寶司及六科事。上嘉曰：不獨文詞典雅，作字亦

端楷嚴密，甚類其為人，陞河南按察僉事。宣宗御極，留直文華殿，日備

顧問，終太常少卿。19

王直〈贈少卿鄭君序〉﹕

正統十二年八月，南京太常寺少卿鄭雍言釐務巳六載，而以考績來朝。直

待罪吏部，言於上曰：諸卿考績序進，惟明天子所裁，非有司當議。今其

秩未滿，應俾任職如故。上從其言。鄭君將南還，予同僚趙公、曹公相篤

交好，求予言以贈行，予於鄭君亦不薄。昔永樂十三年，太宗皇帝臨軒策

士，而鄭君奉大對，予忝讀卷，得鄭君策，以為竒，奏之。鄭君在進士優

等，遂入翰林為庶吉士，由是連歷清貴，擢中書舍人、行人司副，陞河南

按察僉事，當之官。近臣有言其文學可用，宣宗皇帝留不遣，俾與尚書陳

山等日在殿廬，備顧問。久之，乃得赴河南，秩滿，於是有少卿之命。……20

《宣錄》宣德五年（1431）十二月甲午（二十八日）載：

授進士王一寧吏部稽勳司主事，食其祿，令於內府授小內使書。21

廖道南《殿閣詞林記》﹕

王一寜，字（原闕），浙江仙居人，十三，能詩。父峻，任國子監丞，一寜

從侍。時仁宗在春宮，聞其善撫琴，召見，命賦〈銀河詩〉，嘉之，俾就國

子監讀書。永樂戊戌（十六年〔1418〕），舉進士，授吏部稽勲主事，於文

華殿供事。

又《宣錄》宣德六年十月庚申（二十九日）載，「朱應、康振、韓璽俱令於內府授

16 《明宣宗實錄》，黃彰健校勘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 19，頁
1b-2a(494-495)。

17 《宣錄》，卷 59，頁 7a(1407)。
18 《宣錄》，卷 64，頁 10a(1517)。
19 嵇曾筠、沈翼機等纂修，《浙江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80，頁 8a。
20 王直，《抑菴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後集》卷 17，頁 39b-41a。
21 《宣錄》，卷 73，頁 10b(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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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內使書」。22據《掖垣人鑑》，「韓璽，國子生，永樂中任工科給事中，侍宣宗講

讀，日承顧問。」23八年八月癸卯（二十三日）載，「陞行在工科給事中卜謙為陝

西按察司僉事，仍於內府授小內使書。」24

宣宗臨御不過十年，但史籍記述其先後六度簡任官員入教小內侍，從次數和

頻率來看，都是明史載籍所見最多的一位君主，說明宣宗極為重視內侍的教育。

黃瑜稱宣宗命劉翀、陳山教「內侍之秀慧者」，特「開席於文華殿東廡」，這須特

別注意。類似的記述，如王一寧獲授吏部稽勳司主事後，奉命「於內府授小內侍

書」，《殿閣詞林記》稱其「於文華殿供事」﹔宣宗留鄭雍言於內府授小內侍書，

王直稱「近臣有言其文學可用，宣宗皇帝留不遣，俾與尚書陳山等日在殿廬，備

顧問」。

太祖於洪武十五罷四輔官後，倣宋制置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等殿

閣大學士。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專輔太子。後來明仁宗在位，宣宗以皇太子監國

於南京，仁宗援洪武舊制，命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以輔宣宗。25可見文華殿向為

東宮宮僚輔導儲君之所。宣宗特別簡選陳山、劉翀、鄭雍言等於文華殿東廡教授

內侍，可見講論其間的師生，都被他視為心腹。其中尤其以陳山的簡任，最足以

說明宣宗的精心部署。

宣宗改命大學士陳山教授內侍一事的意義

陳山（1365？-1434），字伯高，福建延平府沙縣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
舉人，初出仕，歷任始興、奉化教諭。永樂初，預修《永樂大典》，擢吏科給事中，

後以守制歸。服滿候詮，吏部初擬授廣東布政使，成祖特旨召復原職，並命他為

皇太孫朱瞻基（廟號宣宗，1399-1435，1425-1435在位）講經。仁宗（朱高熾，

1378-1425，1424-1425在位）即位，陞陳山為左春坊左庶子。宣宗繼位，敕禮部修

太宗（朱棣，1360-1424，1402-1424在位）、仁宗兩朝《實錄》，陳山與楊士奇

（1365-1444）、楊榮（1371-1440）、金幼孜（1368-1431）、楊溥（1375-1446）等

同列監修，晉陞戶部左侍郎，顯示他緣於東宮舊僚的關係，開始受到倚重。其後，

他果然與另一位東宮舊僚張瑛先後晉授殿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可是後來，據說

由於他在宣宗平定漢王朱高煦（1380-1429？）的叛變後，率先建議乘勝剷除與與

漢王謀的趙王朱高燧（1383-1431），有歪親親倫常之義，導致宣宗鄙薄其為人，

於宣德四年（1429）十月撤除他的內閣職務，改命他教授內使。

宣宗繼位後，陳山雖然頗受信任，膺選入閣，參預機務，可是史籍沒有留下

任何有關他參預時政的記錄。使他傳名後世的，反而是被宣宗撤除閣務，改令教

22 《宣錄》，卷 84，頁 6a(1940)。
23 蕭彥等撰，《掖垣人鑑》（《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明萬曆十二年序刻本》），卷 9，頁 21b。
24 《宣錄》，卷 104，頁 6b(2332)。
25 參黃彰健，〈論明初四的四輔官並論明初殿閣大學士的設置及東宮官屬之平駁諸司啟事〉，

《明清史研究叢稿》，頁 5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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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內使的調職一事。陳山的調職，既為宣宗的鑑人之明添上一宗美談，也成為日

後士大夫引以為戒的反面教材。但筆者細心閱讀有關資料後，發現涉及陳山的記

述，存在不少疑竇；而該事的歷史意義，也與長期以來研究明史的學者的理解有

出入。26

明代史籍記述陳山的官歷，尤其是他晉陞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的時間，

頗為混淆。如夏燮（1799-1875？）《明通鑑》以考異著稱，但該書宣德元年八月

庚寅（二十九日）載宣宗師旋，「駐蹕獻縣之單橋，大學士陳山迎駕」；27 又在宣

德二年二月癸亥（五日）載：「進行在戶部侍郎陳山為本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直文淵閣。」28 假如陳山在宣德元年八月已經是大學士，則不會在宣德二年二月

再晉大學士；假如陳山在宣德二年二月才晉大學士，則不應稱陳山於宣德元年八

月以大學士身份在單橋迎駕。夏燮的記述明顯自相矛盾。

陳壽祺（1771-1834）纂《福建通志》中的〈陳山傳〉在記述陳山於宣德二年

晉陞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後，附案語說：

山遷侍郎在宣宗嗣位之後，《八閩通志》、《閩大記》、《閩書》均作仁宗時。

其大學士，在宣宗二年二月，《八閩通志》諸書均敘在高煦反之前，皆誤也。
29

民國梁伯蔭、羅克涵等纂《沙縣志》中的〈陳山傳〉，後面有一段附論說：

26 迄今為止，筆者未見任何論著對陳山在宣宗朝不尋常的官歷作出深入探討。學者通常在論述明
代宦官問題，尤其是宣宗創立內書堂問題時，才連帶觸及陳山調職事件。目前的一般看法是：宣宗
創立內書堂教宦官讀書，是導致明代宦官勢力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宣宗改命大學士陳山教授內
使，是表示對陳山不滿的貶謫。這兩種長期沿襲下來的看法，其實都很有問題，而且不能協調。根
據明代宦官的碑傳資料，明代宦官教育機關在宣宗之前已經成立，本來叫“內書館”，一般省稱為“內
館”或“書館”，至於“內書堂”，那是後來才出現的別稱。（參看拙撰〈明代宦官教育機構的名稱和初
設時間〉，載《史學集刊》，1996 年第 3 期[1996 年 8 月]，頁 18-23）明朝的宦官教育機關雖然不是
宣宗創立的，但他為了配合外廷內閣制度的發展，的確進一步推動了內廷宦官的教育事業。考慮到
這點，那由他挑選去教授宦官的官員，應該給視作乘風雲之會才是。可是，對於陳山被宣宗改命教
授宦官一事，過去的看法卻明顯跟這種邏輯推理背道而馳。筆者對此事的注意，緣於趙令揚師對明
宣宗的研究的啟發，及近年來個人從事明代宦官碑傳資料蒐集的經驗。本文的撰作，止於在史源上
揭出一些未為人注意的細節，據而對宣宗改命陳山教授宦命一事作點蠡測。以偏蓋全，庶或難免，
尚請方家指正。

27 夏燮：《明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標點本），卷 19《紀》19，頁 807。
28 同上，頁 812。
29 見《福建通志》，卷 202《人物‧延平府‧沙縣》《明‧列傳》〈陳山傳〉，頁 8 下-9 上（總頁

3666-3667）。筆者案：黃仲昭纂《（弘治）八閩通志》卷 69《人物‧延平府‧名臣‧國朝》〈陳山
傳〉載：“仁宗皇帝即位，（陳山）以舊學陞左春坊左庶子，尋握戶部左侍郎。宣德中，為戶部尚書
兼謹身殿大學士。”（總頁 2845）祇誤稱陳山在仁宗時陞戶部左侍郎，但並未具體記載陳山在“高
煦反之前”已晉大學士。惟何喬遠《閩書》則確如陳氏所評，誤載陳山在洪熙元年陞戶部左侍郎，
在宣德元年晉大學士。（見廈門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暨歷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閩書》校點組校點：
《閩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95 年]，卷 102《英舊志‧縉紳‧延平府‧沙縣二》《皇朝
科第》〈陳山傳〉，頁 3087-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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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志》謂山改閣務，為宣廟不滿於趙邸事。考之殊不然，蓋高煦之征在宣

德元年，山時尚書郎也。二年，始以尚書入閣。四年，乃改教內豎。使宣宗

果有不滿意，不宜隱忍數年已也。況恩數日隆乎？《家集》與《通志》載山

趨朝氣喘，免朝參，或在此乎？30

前者率先針對舊史關於陳山晉陞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時間的記載提出疑問。

後者更由考定陳山在宣德二年始晉陞尚書入閣，進一步質疑宣宗因“趙事”鄙視陳

山而改命他教授內使的記載。

宣宗改命陳山教授內使一事的性質。過去記述此事的史書，幾乎一致節取楊

士奇《聖諭錄》的記述，說宣宗因陳山曾經建議討伐趙王，而鄙視其為人。楊士

奇《聖諭錄》載：

宣德四年十月一日朝罷，侍上於左順門，遙望見大學士陳山。上曰：「汝試

言山為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陛下久，然其

人寡學多欲，而昧於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

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溷內閣也。」31

據說，幾天之後，陳山便被「罷內閣之任」，奉命「專教內豎」，自此「遂見疏，

不復得近扆前矣」。32 日後記載此事的史籍，差不多一致因襲楊士奇這段記述，說

陳山因為率先建議討伐趙王，為宣宗厭薄，才有此番調職。然而，事實與此大相

徑庭。事實是，陳山在獻縣引出討伐趙王的討論，完全符合宣宗的意願；因此，

在趙王事件完滿解決後，陳山才獲晉陞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祇要我們細心

閱讀《聖諭錄》和《宣錄》關於“趙事”進程的全面記載，而不是斷章取義，便會

明白真相。

趙簡王朱高燧為成祖第三子，永樂二年封。據記載，他與高煦同聲同氣，=
「時時譖太子（即後來的仁宗朱高熾）」，以致「太子宮寮多得罪」。永樂七年，成

祖得聞其不法事，誅趙府長史，並擬褫趙王冠服，賴太子力解得免。永樂二十一

年，趙府護衛指揮孟賢等勾結欽天監官員射成及內侍楊慶養子擬進毒謀害成祖，

待成祖晏駕造偽詔廢太子，立趙王。事敗，成祖怒質趙王：「爾為之耶？」趙王大

懼不能言，太子又力為之解。仁宗即位，趙王之國彰德，可能為了消除仁宗的疑

慮，也可能感於仁宗的恩德，自請削去常山左、右二護衛，祇留中護衛供使令。

仁宗則相應為趙府增設群牧千戶所，以表親愛。33 宣宗即位初，雖然賜趙王田園

30 見《（民國）沙縣志》，卷 9《列傳‧明》〈陳山傳〉，頁 180 上-181 下（總頁 851-853）。
31 《宣錄》“宣德四年十月庚寅”條亦載“改行在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卷

19，頁 7 上[總頁 1407]）但沒有記述原因。
32 同上。
33以上有關趙王的記述，參看前揭鄭曉《吾學編》，卷 16，《皇明同姓諸王傳》卷 3〈趙王傳〉，頁

9 下-10 下（總頁 138）；尹守衡（萬曆十年[1582]進士）《明史竊》（東莞博物圖書館刊本），第 24
卷，〈趙王高燧傳〉，頁 5 下-8 下；《明史》卷 118《列傳》6《諸王》3〈趙簡王高燧傳〉，頁 3620-3627；
沈德符（1578-1642）《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標點本），卷 4《宗藩》“趙王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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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頃，以示安撫，但鑑於前事，他對趙王難免仍然存有戒心。因此，當宣德元

年八月宣宗親征漢王凱旋班師，陳山在獻縣迎駕時提出討伐趙王的建議，宣宗與

心腹楊榮商議後，馬上表示同意。楊士奇《聖諭錄》對此作了詳細記述，引錄如

下：

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遣尚書陳山迎駕。

山見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以

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

不敢異議。榮言請先遣敕趙王，詰其與高照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

也。從之。榮遂傳上旨，令士奇草敕。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

欺哉？且敕旨以何為辭？」榮厲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

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

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與蹇、夏言之。」士奇往見二人，

言之。蹇曰：「上意已定，眾意亦定。公可中沮耶？」夏曰：「萬一上從公

言，今不行，趙後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

事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孟指揮所為，王實

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即如公言，今若何處置？」士

奇曰：「為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

體亦正矣。」二人曰：「公言固當，然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

士奇退，與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

其無罪者當加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敕，則我

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上，明其大義，兵

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趍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止吾二人

不得入。已而有旨召蹇、夏入。蹇、夏以士奇言曰，上意不懌，然亦不復

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蹇、夏，不復召士奇及溥。34

從這段記述所提到的以下幾點，可以清楚知道，宣宗當時是一意要討伐趙王的。

一、陳山提出討伐趙王的建議，宣宗與楊榮密商後，召蹇義、夏原吉，“兩人

不敢異議”。這顯然是因為他們察覺宣宗旨意已決，才不敢逆旨。

二、楊榮傳旨令楊士奇草敕，楊士奇不同意，楊榮即勵聲責備楊士奇說：「汝

可沮國之大計乎？」說明聖意早決。後來楊士奇再次會見楊榮，申述他反對討伐

趙王的理由，楊榮悻悻然說：「汝既不草敕，則我當以聞。」意在表示這是宣宗的

決定，不草詔便違抗聖旨。

三、楊士奇見蹇義、夏原吉，蹇義對他說：「上意已定，眾意亦定。」夏原吉

說：「萬一上從公意，今不行，趙後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

及“楊東里議趙王”兩條，頁 107-108。
34 《聖諭錄》，頁 31 上-32 下（總頁 636-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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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事」由宣宗定案，蹇義「上意已定」一語，說得最明白不過。夏原吉問「誰

任其咎」，雖然有點委蛇，也揭示除趙計劃出於上意。

四、當楊榮聽聞楊溥要與楊士奇面聖勸諫，楊榮馬上搶先趍入，其後士奇、

溥繼至，門者阻止二人進入。楊榮之所以要趕在士奇、溥之前趍入，顯然是為了

向宣宗復命，好待宣宗有所準備。門者假如沒有奉聖旨，又焉敢阻止兩位閣老入

見。楊榮復命後，宣宗依然不理在外等候的楊士奇和楊溥，反而宣召蹇義、夏原

吉，大概因為楊榮向宣宗報告士奇曾見蹇、夏，所以宣宗才先召見他們查問。待

二人報告了跟士奇的對話後，宣宗不悅，一方面是因為知道楊士奇反對他的計劃，

另一方面是因為蹇、夏與士奇談論時，對趙事立場動搖。

五、在還京途中，宣宗有事，祇跟楊榮、蹇義、夏原吉三人商議，不復顧問

楊士奇和楊溥，說明他對兩人阻延他的伐趙大計，尤有餘怒。

《聖諭錄》的記述，清楚表明陳山提出討伐趙王的建議，正切中宣宗的心意。

因此，宣宗才會在宣德二年二月五日，亦即趙王主動獻上護衛後三天，傳旨晉陞

陳山為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學士，以酬其功。

「趙事」幕後還有一位重要策動者，她便是宣宗的母親張皇太后。楊士奇的

《諭對錄》有以下一段很重要的記述，後來的史家似乎都沒有注意：

至良鄉，臣二人始得見。上意猶若未平。忽厲聲曰：「好機會不得乘，到家

皇太后必見尼矣。」35

根據現存明代史籍的記載，長期以來被視為率先建議討伐趙王的陳山，卻從沒有

現身於後來任何一次涉及「趙事」的會議，他為什麼會成為「趙事」的焦點人物？

這個令人疑惑的問題，通過楊士奇這段為人忽略的記述，才渙然冰釋。宣宗礙於

楊士奇不識趣，諫阻他討伐趙王，一時惱怒情急，衝口快語，吐出了真相討
伐趙王原來是張皇太后（仁宗皇后，？-1422）的主意。《明史‧后妃傳》載：

后始為太子妃，操婦道至謹，雅得成祖及仁孝皇后歡。太子數為漢、趙二

王所間，體肥碩不能騎射。成祖恚，至減太子宮膳，瀕易者屢矣，卒以后

故得不廢。及立為后，中外政事莫不周知。宣德初，軍國大議多稟聽裁決。

是時海內寧泰，帝入奉起居，出奉遊宴，四方貢獻，雖微物必先上皇太后。
36

從這篇傳，我們可以知道當仁宗為皇太子時，由於經常受到漢王高煦和趙王高燧

的傾陷，連累當時的太子妃艱於張羅維持，吃了不少苦頭。因此，張氏對漢王和

趙王的痛恨，較諸宣宗更為深切。宣宗即位後，在「軍國大議多稟裁決」的情況

下，她主張乘打敗漢王之勢，剷除趙王，完全合於情理。陳山到獻縣迎駕，表面

35 《聖諭錄》，頁 32 下（總頁 637）。
36見《明史》，卷 113《后妃》1，〈仁宗誠孝皇后張氏傳〉，頁 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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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作為朝廷官員的代表之一，其實是緣於東宮舊僚的親信關係，奉皇太后張氏

的懿旨，向宣宗密陳除趙大計。明白了「趙事」這層內裡情節，更可見張皇太后

和宣宗已視陳山為家人，對他的信任，非比尋常。37

澄清宣德元年末到宣德二年初的“趙事”始末後，接下來的問題是：陳山明明

因「議趙」有功而獲晉陞，為什麼會被後世誤為因「議趙」而遭譴降職。關於這

個問題，倒不難解答。

宣宗對趙王的處置，雖然得到絕大多數朝臣的支持，但多少有虧親親之義。

事情完滿解決後，宣宗為了粉飾自己的聖君形象，便得化點心思善後。這時候，

宣宗安排久經考驗，絕對可以信任的陳山代替他蒙咎，可說順理成章。楊士奇《聖

諭錄》記載宣宗跟他在宣德四年的對話情境，顯然事前經過宣宗的審慎部署。這

從宣宗無緣無故的忽然主動向楊士奇詢問陳山為人，已經露出了端倪。楊士奇反

對討伐趙王，對於引發該議的陳山沒有好評，那是可以預料的。因此，宣宗的詢

問，祇不過是類似修辭的設問，旨在引出他正在期待的答案。所以當楊士奇如其

所料的「盡誠以對」，對陳山大肆批評後，他便急不及待地表示早已因「趙事」厭

薄陳山，並暗示要逐他出內閣。至此，陳山成為宣宗處置趙王一事的代罪羔羊，

已經定下基調。剩下來的和弦，由楊士奇接手譜寫。

從《聖諭錄》的記述，可見楊士奇完全明白剷除趙王是宣宗的主意。但由於

在獻縣議論趙事的時候，楊士奇備受冷落，得連番忍受楊榮的氣焰，實在吃了不

少悶棍。因此，雖然他明知宣宗為了順水推舟才對他作出安撫，他仍然樂於接受

君主這份遲來的信任。一則借此機會再次表白自己對君主的忠誠，一則舒解內心

的積鬱。在宣宗和楊士奇君臣互相拍和下，陳山便成了「趙事」的罪魁禍首。

宣宗主動貶斥陳山的動機，楊士奇大概也祇明白了一半。至於宣宗改命陳山

教授內使的更深一層的目的，他當時也許未曾看透。這也難怪，因為宣宗的部署

實在高明。

37 楊士奇《聖諭錄》記陳山入見宣宗後，宣宗才依次召楊榮、蹇義、夏原吉等密議，然後命士奇
草敕。先後次序，可謂得其真。（參註 34）《嘉靖延平府志》和《嘉靖沙州志》中的〈陳山傳〉均載
“師還，六部遣山迎駕，召進行宮，命坐賜茶”，然後陳山才提出“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趙王”的建
議。（參註 1 所揭兩書出處）何喬遠《閩書》中的〈陳山傳〉亦稱陳山進議後，宣宗始召楊榮商議。
（出處見註 20）都符合陳山向宣宗密奏的事實。過去部分史籍記載陳山獻議一事時，不少都忽略了
這個細節，以為陳山是在群議場合中提出討伐趙王的建議。如薛應旂（1500-？，嘉靖十四年[1535]
進士）《憲章錄》卷20“宣德元年九月庚寅”下載：“駐蹕獻縣之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言……。
上召楊榮、蹇義、夏原吉、楊士奇議之。義、原吉亦以為可。上令士奇草敕，士奇執不從。”（明
刻本，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編委員、四川大學圖書館合編：《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
1993 年），18/205，原頁 22 下）其實在最初策劃討伐趙王階段，宣宗並未與楊士奇商議。宣宗接
過陳山傳來皇太后的懿旨，隨即與楊榮密商。待作了決定後，才命士奇草敕。談遷《國榷》載陳山
提出討伐趙王的建議後，“上右顧問楊榮，對曰：‘善。’左顧問蹇義、夏原吉，對曰：‘善。’榮退，
使楊士奇草詔詰趙王。（卷 19，頁 1304）也跟宣宗依次召見陳山、楊榮和蹇、夏的事實不符，使後
人無從了解陳山在“趙事”中所扮演的真正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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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宣宗改命大學士陳山教授內使一事，以顧炎武的評論最有代表性，《日知

錄》「宦官」條原注說：

《實錄》宣德元年七月，以劉翀（永樂十年[1412]進士）為行在翰林院修撰，

專授小內使書；四年十月，命行在禮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

使書。《實錄》言山為人寡學，急利而昧大體，上薄之。其致仕歸，恩禮一

無所及，則其授小內使書，亦賤者之事也。38

顧炎武說宣宗改命陳山教授小內使，是予以賤者之業，這顯然受了楊士奇的

記述，更正確地說，是受了宣宗本人刻意塑造出來的說法影響。陳建輯、沈國元

訂《皇明從信錄》在記述宣宗改命陳山教授內使一事時，有以下一段行批：「此任

宜用正人，不當以此輩從事。」這番疑慮，較諸顧炎武的評論，所見更為深刻。

宣宗為了配合內閣票擬章奏制度的發展，對內廷宦官機制也作出了一番配合的部

署，而提高宦官的文化水平，正是配合他的新政治規劃的重要一環。39不過，選任

官員擔當教育內使的任務，需要萬分小心，才能夠避免內外勾結。考慮到這層，

便應該明白，宣宗不可能為了懲罰一個操守有問題的官員，而將教育宦官的責任

交給他。宣宗改命陳山教授內使，其實是因為對他完全信任。至於宣宗故意在楊

士奇跟前表示厭薄陳山，那只不過是為了配合上述部署而刻意泡製出來的煙幕。

從時人和後世史家對此事的記述和評論看來，宣宗顯然己經達到他預期的目的。

陳山在宣德九年，以年老為理由，接連上章請求致仕，終於蒙旨允准。臨別

在即，同鄉楊榮特別寫了一篇序送給他。這篇不大引起史家注意的序文，有助於

我們探討陳山與宣宗的關係，詳引如下：

宣德甲寅（九年）秋八月初吉，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鐔津陳公伯高引年

乞致政。既得請，行且有日，其鄉友戶部郎中江惠、葉宜等偕來謁予文為贈。

予亦公鄉人也，且官聯、道相孚、相好餘二十載。及茲有行，雖不求予言，

尚將有以贈之，況其請之勤哉。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禮也。功成、名遂、

身退，天之道也。君子之進退，惟求合乎禮，順乎天之道……公以雅量博學，

自教官超擢給事中，獲事皇上於居潛，忠嘉行誼，深為上所知。逮上正位九

五，即以宮僚進貳六卿。未幾，復徙司徒之命，仍加兼秩之隆。公之所遇可

謂厚矣。皇上復念舊日輔導之勤，不欲重煩以政，思有優禮而獎重之，遂解

政務，署諸宥密，從容論思，上之處公，可謂極其恩禮矣。40

楊榮一語不及趙事，可能是為陳山諱，也可能是為宣宗諱，暫不宜對此妄下

38 見顧炎武著、黃汝誠集釋：《日知錄集釋》（台北：世界書局，1972 年），頁 224。在顧炎武之
前，黃瑜（1426-1497）《雙槐歲鈔》已經表達了類似看法，他說：“大學士陳山離間趙邸，上疏薄
之，命解內閣機務，與[劉]翀同教內侍之秀慧者”。（《筆記小說大觀》十四篇[台北：新興書局，1976
年]，卷5“內府教條”，頁 2 上-下[總頁 833-834]）

39 參歐陽琛、方志遠前揭論文。
40 見楊榮：《楊文敏集》（明正德十年[1515]建安楊氏重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年影印本），

卷 12，頁 21 下-22 下（總頁 56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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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語。不過，假如陳山真的因為被宣宗厭薄而改命教授內使，那楊榮對他這位官

聯道孚、「相好餘二十載」的同鄉老友說「上之處公，可謂極其恩禮矣」，即使理

解為安慰語，也顯得不那麼合適。除非楊榮所說的“置諸宥密，從容論思”並非虛語，

而是出於肺腑的由衷之言。何況，除陳山之外，另一位內閣大學士楊溥（1372-1446）
亦曾奉命教授內侍。41

王振創設內書堂問題

如前文所論，明代內府宦官教育，洪武年間已見端倪，永樂至洪熙其形漸著，

至宣德而確立，其情況與明太祖廢相後，內閣由逐漸成形而至獲得制度化理政的

過程相類。然則，何以後來又有王振始設內書堂之說？

陸容《菽園雜記》載﹕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教書。

正統初，太盛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

多聰慧知文義者。42

黃瑜《雙槐歲鈔》載﹕

正統初，太監王振開設書堂，擇翰林檢討錢溥(1408-1488，正統四年進士)、
吏部主事宋琰(永樂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授中書舍人)
輩輪日入直，名為內府教書，實則與國初異矣。”43

陸容、黃瑜年代相約，他們所寫的這兩本筆記，均以記事信實見稱，何況《明會

典》亦載﹕「正統初年，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等官教習，後復用修撰、

編修等官二員，漸增至四員。」44說明內書堂由王振開設的說法似非道聽塗說。其

實，只要我們細心推敲黃瑜所記明代內府教育的前後變化，就可以知道正統年間

所設「內書堂」，與上文提及的「內書館」及宣宗設席於「文華殿東廡」的宦官學

習安排，既一脈相承，而又有所分別。王振是明成祖在永樂年間開始培養的內侍，

後來成為仁、宣的心腹，終被委以輔導英宗的責任。宣德年間，由內閣墨票，皇

帝朱批的章奏處理制度已經確立，但由於繼任的英宗年幼，缺乏理政的能力，使

內外相維的局面面臨失衡的形勢。內侍中的元老王振，考慮到日後司禮協助批紅

41倪岳（1444-1501）為司禮掌印牛玉(1409-1500)撰墓銘載﹕「永樂十一年，以俊秀選入內庭，隸

名司禮監。宣德二年，進本監長隨，主管內外章奏，仍命從大學士楊文定公授經學，日有進。」(〈明

故兩京司禮監掌印太監牛公墓誌銘〉，轉引自保定地區博物館，〈明兩京司禮監太監牛玉墓發掘簡

報〉，《文物》，1983 年 2 期，頁 76-80。
42 陸容，《菽園雜記》，卷 4，頁 41。
43 黃瑜，《雙槐歲鈔》，頁 84。
44 《明會典》，卷 221《翰林院》，頁 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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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日益繁重，因而在宣宗原有的內侍教育安排之外，復挑選年幼內侍，物色翰林

入教，致有王振始創內書堂之說。

吳寬為祝顥(1405-1483)所撰神道碑，提供了一些當時簡選內書堂老師的消息

翰﹕

宣徳乙夘(十年〔1435〕)領鄉薦，猶不赴省試。正統己未(四年〔1439〕)乃
登進士髙等。時詔大璫察進士中有聲者四人，教内書堂小豎奄，邀公入閣

下。公初未知其故，比至，乃將試以詩而去留之。公不應而出。既而選授

行在刑科給事中。務持大體，雖多彈劾，不肯訐人閨門曖昧。嘗受旨密察

在京寺觀無賜額者，有青龍寺極弘麗。僧言某巨璫以密旨所建，詞色倨慢。

公不聽，立請毀之。45

從當時大璫注意及內書堂老師的聲量問題，可見內侍學員名額不在少數，這顯示

王振所設書堂，其性質已經由之前的精英培育，變為普及培育。

土木之變後，景帝即位，在形勢上更須培育內侍腹心，以下一些宦官墓誌資

料，可以說明其對宦官教育的關注。羅玘〈故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傅公墓誌銘〉

載﹕

公(傅容)廣之順徳人，曽祖某，祖義悌，父道達，母何氏，世名家也。以選

入掖庭，肄内館業，有器幹。英宗擢奉御，掌文書。憲宗擢紀事奉御，侍

悼恭位，下轉宮禁教書，擢春宫局郎。孝宗弘治初進司禮監太監。46

邱濬（1421-1495）〈傅氏先塋之記〉載：

甫十有三歲入禁中，選送學堂，俾翰林儒臣授以書。天順改元，以能書選

進司禮監司筆札。成化戊子，擢奉御于本監，出納章奏，未幾轉印綬監丞。

今上皇帝正位，儲極憲宗皇帝，妙揀內臣之端謹通經術者侍左右，晉綬公

紀事奉御，尋陞典璽局丞，進局郎。上登寶位，超擢司禮監太監，蓋內侍

之極品也。……宏治四年歲次辛亥臘月良旦。

正德元年〈傅氏諭祭碑〉亦載：

原籍廣東廣州府順德縣人，自幼進入內庭，荷蒙列聖垂慈，撫養成人，教

以讀書，誨以忠孝。47

徐溥(1428-1499)為覃昌(1433-1495)撰墓銘載﹕

正統丁卯(十二年〔1447〕)，嶺表兵擾，公避亂山谷間。及事平，兄弟輩俱

先亡，獨遺公與弟旺及季妹蓮而已，時悉送詣京師。公時年幼而姿甚美，

45 吳寬，《家藏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7，〈明故大中大夫資治少尹山西等處承宣布

政使司右參政致仕祝公神道碑銘〉，頁 9ab；《四部叢刊》影印正德間刊本，卷 77，頁 6a 按：明正

德間刊本，“小豎奄”作“小豎衍”。

46 羅玘，《圭峰集》（《四庫全書》本），卷 16，頁 25a-28a。
47 碑存順德縣勒流鎮黃連鄉，收錄於譚棣華、曹騰騑、冼劍民編，《廣東碑刻集》（廣州：廣東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1），頁 40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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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選入內庭，被旨與旺同學書館，而受業於故尚書文安劉公、學士恒簡林

公。已而公復被拔，進學於文華殿之東廡，特命故學士文懿呂公(呂原，

1418-1462)、少保文僖倪公(倪謙，1415-1479)教之。48

程敏政（1446-1499)為鄭旺撰墓銘載﹕〈太監鄭公壽藏記〉︰

以景泰庚午（元年〔1450〕）被選入内庭。勤慎自將，若老成人，遂命進學

司禮監書堂，從故學士永新劉文安公。講習課試，恒先諸生。久之通經史

大義，詞翰並工，而於暇日，兼業武事。……弘治紀元（1488），例左遷織

染局大使。甫九日，上知公素謹畏，復御馬監左少監；又以公富文學，命

教書乾清宫内書堂。49

又程敏政為何琛撰墓銘載﹕〈太監何公壽藏記〉

公生而俊頴，以景泰庚午（元年〔1450〕）被選入内庭，一年即奉命賜學

内館，從故學士永信劉文安公通經史大義，講授課習，同輩鮮及。丙子（景

泰七年〔1456〕），選長隨。值英宗皇帝復位，以公淳謹，召隨侍乾清宫。

憲宗皇帝初，以年勞升奉御。公齡既茂，諳練益久。50

《石刻匯編》所收羅照（？-1497）墓誌載﹕

景泰庚午（元年〔1450〕），簡入內庭。辛未（景泰二年〔1451〕）選送

館讀書。51

李東陽(1447-1516)為八虎之一的高鳳(1439-1513)所撰墓銘載﹕

公自入內庭，景泰丙子(七年〔1456〕)，始受學內書館。52

以上宦官，大多於景泰元年選入內館學習，可與黃瑜《雙槐歲鈔》以下記述相證﹕

「景泰時，選小內侍黃賜、覃昌等七人，俾中允倪謙、呂原教之，亦於文華殿東

廡，天順後罷之。惟於內府書堂，專命翰林官往教，遂為定例。」53黃瑜特別提到

景泰時的內侍教育，「亦於文華殿東廡」，即恢復宣宗舊制，惟其後英宗復辟，則

僅沿用他先前在位期間，由王振所作的規劃。上面徵引的由徐溥為覃昌撰寫的墓

誌，提到覃昌初被選入「書館」，復被簡拔，「進學於文華殿東廡」，正可見景泰時

兩制並存的痕跡。惟自英宗順間起，始僅存司禮監內書堂，成為日後定制。

明代內書堂教習情況及學員的出路

明代有關內書堂教習的記載，過去以劉若愚《酌中志》的記述較為人注意，其實，

還有一些別的記述，可供印證。現先將其中較為重要的一些記述引錄於後，再就

48 焦竑，《國朝獻徵錄》，卷 117，〈司禮監太監葵菴覃公昌墓誌〉，頁 19a-21a。
49 程敏政：《篁墩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0，〈太監鄭公壽藏記〉，頁 27b-30b。
50 同上，〈太監何公壽藏記〉，頁 30b-33a。
51 《石刻匯編》，第 53 冊、64 頁。
52 高鳳墓誌現存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
53 《雙槐歲鈔》，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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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見一些值得留意的問題，稍作說明。

明代關於內書堂教習的記述

嚴嵩(1480-1565)〈內館志〉﹕

正德丁丑(十二年〔1517〕)十一月二十一日，予受命教內館。初六日入館，

故事，請詣崇聖堂謁先聖畢。升堂，內侍諸生行四拜禮，皆立受。司禮諸

中貴散居十門，各遣學長致刺，不親往。司禮執筆者九人居河濱，各親往，

具贄帕投刺，帕皆辭。54

徐顯卿（？–1602，隆慶二年〔1568〕進士）於「宦迹圖．司禮授書」自記︰

司禮授書，時年三十六至三十九。隆慶壬申（六年〔1572〕）、萬曆癸酉（元

年〔1573〕）、甲戌（二年〔1574〕）、丙子（四年〔1576〕），余教習內書堂。

時初選中官以千計，讀書者過半，合舊選者共八、九百人。余與成監吾、

王忠銘、王對南（王家屏）、陳玉壘共五人，輪入授書。始被命，又定到任

之日，八、九百人分布迎接。內書堂在後宰門，齊出而南至承運庫公署，

又南進東華門，至會極門，又南出左腋門至六科廊，又南出承天門至西長

安門，絡繹供候。有前導者，有後隨者，有從旁邀入詹事朝房少憩設飯者。

從此廿年，絕不見如此。何也？惟帝有奔走，使令給起居﹔內事資贊導，

不妨習詩書。太史視其成，深入承明廬﹔璫貂不敢仰，千輩肅肅趨。55

張位、于慎行(1545-1607)《詞林典故•教內書堂》載﹕

凡教內書堂，用史官四員。到任前一日，書堂有帖來請。請之日，早飯後，

諸生約四十人于承天門外排班迎接。師于西板房會齊，易吉服，肅而入。

故事，新任者擺飯于端門內相所。飯訖，自左掖門由會極門轉東河邊，投

司禮秉筆者七人或八九人。帖用紅紙長帖，寫「書堂侍生某頓首拜」。每人

各送帕二方為贄，用紅紙蓋面，仍寫「書堂侍生某」。提督書堂一人帖，亦

投帕一封。合之共用九封。寧可備而不用。單紅侍生、友生帖各備二十幅。

投帖訖，到內書堂北。書堂祀有聖人。師肅而入，學長喝禮。新任者四拜

訖，出，過書堂南，亦祀有聖人。師仍肅而入，止揖不拜。新舊師傅仍東

西序立交拜，舊者東。交拜訖，諸生拜于堂下。師向下斜立，受二還二。

拜訖，轉北到內書堂列坐。號書畢，設宴。宴畢，由厚載門出。(三十上下

〔278〕)

舊在書堂者，人送紅紙二十張，又云白柬一百、墨二笏。(三十下〔278〕)

54 嚴嵩，《鈐山堂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四年刻增修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第 56 冊，卷二十七《雜記》，頁十九上(238)。

55 參楊麗麗，〈一位明代翰林官員的工作履歷徐顯卿宦蹟圖圖像簡析〉，《故宮博物院院刊》，
2005 年第 4 期，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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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揖禮。師將至門，諸生悉於階下排班，學長一人候於大門外。一躬，

引入。候師揖聖像畢，轉立，學長先揖。揖畢，贊大班者贊﹕鞠躬，揖。

諸生齊揖。贊﹕平身。禮畢。學長引至公座旁，掌班十人齊揖。師進書房，

一茶。(三十一上〔279〕)

一、公會。茶畢。少頃，司房一人請公會。師出座定，學長、掌班序進侍

立，學長於門內，掌班于門外。候師起坐，排班一揖，分班對揖。司簿一

人執簿于階下，贊「公會」一聲，置簿几上。候師畫會畢，學長、掌班以

次進畫。司簿仍執簿於階下，贊「公會畢」一聲，學長、掌班一躬。掌班

卷班，散至書堂，催促背書。學長仍前侍立。公會簿按季一換。(三十一上

下〔279〕)

一、背書。隨籤多少，以次進背。有功者登記，無功者朴罰。背畢，師進

書房用飯。

一、看字紙。候師飯畢，將書生紙寫累在一處，師逐張看過。有功者登記，

無功者朴罰。(三十一下〔279〕)

一、講書。先一日，遣人領訓義。學長、掌班輪流講書者，預先誦過數週，

候次日看紙畢，師至書堂坐定，布講席於聖像前。學長、掌班序立，諸生

拱立于本案。學長一人贊「諸生用心聽書」，該講者一人進，朗誦訓義一週，

一揖而退。又一人贊，又一人誦如前儀，揖而退。(三十一下至三十二上〔279〕)

一、對課。自二月十五日起至九月終止，日色漸長，背書後，各領對，至

看紙時，一併送看。(三十二上〔279〕)

一、歌詩。講書畢，諸生序立，歌詩二章。歌畢，候師起坐揖聖像，諸生

出，於階下排班一揖謝教。師出，輪二人隨行，送師至厚載門外，一躬而

別。56(三十二上下〔279〕)

劉若愚《酌中志》載：

自宣德年間創建，始命大學士陳山教授之，後以詞臣任之。凡奉旨收入官

人，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本監提督總其綱，掌司

分其勞，學長司其細。擇日拜聖人，請詞林眾老師。初則從長安右門入，

北安門出﹔後則由北安門出入。每學生一名，亦各具白蠟、手帕、龍掛香，

以為束修。至書堂之日，每給《內令》一冊，《百家姓》、《千字文》、《孝經》、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次第給之，又每給刷印倣影一大張。

其功課﹕背書、號書、判倣。然判倣止標日子，號書不點句也。凡有志官

56 張位、于慎行﹕《詞林典故》，北京圖書館藏萬曆十四年張位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
部”第 258 冊、278-2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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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另有私書自讀，其原給官書，故事而已。派年長有勢力者六人或八

人為學長，選稍能寫字者為司房。凡背書不過，，寫字不堪，或損污書倣、

犯規有罪過者，詞林老師批數目，付提督責處之。其餘小事，輕則學長用

界方打手，重則于聖人前罰跪，再重則扳着幾炷香。板着者，向聖人前直

立彎腰，以兩手扳著兩腳，不許體屈，屈則界方亂打如雨。或一炷香、半

炷香。其人必眼脹頭眩，昏暈僵仆，甚而嘔吐成疾者，此最酷最不近理之

法也。……遇節令、朔望，亦放學一日。其每日暮放學，則排班題詩，不

過「雲淡風輕」之類，按春夏秋冬，隨景而以腔韻題畢，方擺列魚貫而行，

人有不知而攙越者，必群打詬辱之。別衙門官遇學生排班行走，必拱手端

立讓過，即司禮老公遇之亦然。凡各衙門缺寫字者，即具印信本奏討，奉

旨撥給若干名，即挨名給散。至逆賢時，此制大壞無餘，殊可嘆也。凡內

書堂(房)57官人已撥散將完，無人讀書，該監題知，于二十四衙門官、占官

下及監工，改讀書以補之。其實事久弊生，冥頑貪詐或粗獷兇猾，總非作

養人才良法也。如欲痛改前轍，只在聖主右文，主持於上，好印公、提督、

掌司振飭于下，不吝教，不憚煩；詞林老師激勸于外，不倚勢﹔有良心學

長、曉事年長應之于中。不三五年即有成效，十年內外，國家自享真才之

用，消玄黃之戰于廟堂，衍無疆福澤于億世。58

同書〈內板經書紀畧〉載﹕

祖宗設內書堂，原欲於此陶鑄真才，冀得實用。(頁158)……皇城中內相學

問，讀《四書》’《書經》、《詩經》，看《性理》、《通鑑節要》’《千家詩》、

《唐賢三體詩》﹔習書柬活套，習作對聯﹔再加以《古文真寶》、《古文精

粹》，盡之矣。十分聰明有志者，看《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聖學心法》、

《綱目》，盡之矣。《說苑》、《新序》亦間及之。《五經大全》、《文獻通考》

涉獵者亦寡也。此皆內府有板之書也。先年有讀等韻、海篇部頭，以便檢

查難字。凡有不知典故難字，必自己搜查，不憚疲苦。其後，多鹵莽粗浮、

懶於講究，蓋緣心氣驕滿，勉強拱高，而無虛己受善之風也。《三國志通俗

演義》、《韻玉羣府》皆樂看愛買者也。至於《周禮》、《左傳》、《國語》、《國

策》、《史》、《漢》，一則內府無板，一則繩於陋習，概不好焉。59

楊士驄《玉堂薈記》載﹕

內閣設先聖像，而閣臣兩列坐焉，中施長案，相對治文書，儼如先聖臨之

者，制固善矣。若文華門東直房不過暫憩之處，亦有小像，則余所未解也。

余嘗教習內書堂，堂西向，約十餘間，其南一室，奉先聖，其北一室，亦

57 原作「房」，據北京圖書館文津分館藏鈔本劉若愚《蕪史小草》(此本有首冊卷首有「雍正宸賞」
及「查瑩私印」硃印)更訂。

58 劉若愚撰、馮寶琳點校，《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卷 16《內府衙門職掌》，
頁 97-98。

59 《酌中志》，卷 18《內板經書紀略》，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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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先聖。於南則拜，於北則揖，不知何所取義。夫設聖像於教習內豎之堂，

已非所宜，況相去咫尺而設二處，不亦瀆乎？所當議撤者也。（《嘉業堂

叢書》本，卷二，頁二十四上）

凡入內書堂，其司禮掌印，俱投侍生帖，蓋國家設詞林，衙門雖冷，體貌

則崇。自史官已然，彼亦不以為異也。論者乃稱張江陵投晚生帖於馮保，

得非不悅江陵之人，造為此說，以誣江陵者乎！60

幾點觀察

被選派到內書堂教習的官員的經歷及感受

徐顯卿與張位所記翰林老師初到內書堂授課路程，方位相反而路線則一致。

徐顯卿所記，為內書堂內侍由鄰近後宰門的內書堂，一直往南沿承運庫、東華門、

會極門、左掖門、午門至右長安門的布列迎迓情迎。張位所記，為翰林老師由承

天門一直往北經端門、午門、左掖門、會極門、東華門，而後沿河往北到內書堂

的路線。兩者所記，一由北往南，一由南往北，方向相反，但所經路線則一致。

劉若愚稱老師初進內書堂，由長安右門入，北安門出，與張位所記一致。以後輪

值入教，則由北安門出入。

明代曾經被選派到內書堂教學的翰林，為數不少，但很少留下記述其經歷的

文字。陸深(1477-1544)於正德十三年被指派到內書堂任教，他的文集有兩封家書，

道及入教內書堂的感受，其中一封寫給伯父的信說﹕

陸資到，奉教言，深感至愛，備審壽體康强。細觀字畫，皆無異少壯，足

以占壽年綿逺，不勝為慰。……自入冬來，舊病漸除，但新差司禮監教書，

雖則五日一往，内臣有三百餘人，俱從教授，兼出入步行十餘里，極為辛

苦職業，不敢憚也。京中事體，聖駕雖回在宣府，祖宗法度具在，人心安

然如故。況關係甚大，乞不勞過疑也。61

另一封寫給從兄的信，亦表達了類似的感受﹕

比日家人至，得書，兼知吾兄所以拳拳為弟之情，百凡加意，何敢忘！何

敢忘！弟自入冬以來，病勢漸去。十月初間，議有南司業之行，便欲欣然

承之，復有留行者。近又有司禮監教書之命，生徒幾三百人，皆權貴，難

制馭，而批授問難，極為勞攘。五日一往，徒歩十里，似非病後所可堪也。

柰獨客萬里，懐老念幼，無時少忘。屢欲為退休計，顧家門事大，未敢輕

為自便。如何？如何？京中時事，人心安堵。天命祖德，宜若無事。但聖

駕一還，則無復他慮矣。朝士間有送家屬還，兼引疾去者，亦各行其所見

60 楊士驄，《王堂薈記》(《嘉業堂叢書》本)，卷 2，頁 24a。
61 陸深，《儼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95，〈奉梅月伯父〉，頁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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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弟之家屬，勢須一來舟，可用自雇，府縣中決不可干。62

陸深在這兩封家書中，提到擔任內書堂老師的辛苦經歷，可與李詡(1505-1593)《戒

庵老人漫筆》以下一則記述印證﹕

翰林教小內官，在書堂中，有四、五百人，學士五人輪，五日一轉。每人

至日，背書、批倣、責罰尚二百七八十人，甚勞。……陳學士魯南沂云。63

李詡稱其所述出於陳沂，陳沂亦曾以翰林編修任教內書堂。64 由張位、于慎行與

徐顯卿的記述，往返書堂，的確路程遙遠。且學生人數，總以百計，批授問難的

煩勞，可以想見。錢溥(1408-1488)在正統年間曾經入教內書堂，論者或以為他樂

於鑽營其間，卻忽略了尹直(1427-1511)《謇齋瑣綴錄》記載他的以下一則軼事﹕

景泰間，選內侍黃賜等七人於文華殿門廡讀書習字以備用，欲取翰林二人

教之。時太監王忱、舒良以嘗從錢原溥學，方示之意。錢不悟，曰：「萬千

好處不玉成我，又何以此見屬？」王、舒乃傳命內閣推舉，得待講呂逢原、

倪克讓以進。不踰月，俱陞侍講學士，時被顧問，賞賚優渥，錢始大悔。65

這則軼聞雖仍然意在譏諷錢溥，但從錢溥反問「萬千好處不王成我，又何以此見

屬？」可見這位過來人，與後來的陸深一樣，並不認為任教內書堂是甚麼好差事。

當然，從錢溥的經歷來看，他更擔憂的，應該是政治風險。

翰林教習投帖司禮長官問題

據張位、于慎行所記，由翰林選派到內書堂授課的老師，初進之日，按例須

分別投帖司禮秉筆及提督內書堂等太監，下款寫「書堂侍生某頓首拜」，並隨帖

各送帕二方為贄。這與之前嚴嵩所記，「司禮諸中貴散居十門，各遣學長致刺，

不親往。司禮執筆者九人居河濱，各親往」，情況一致。可見即使以翰林身份到

內書堂任教，對內書堂所屬的司禮監的長官，也要投送拜帖，謙居侍生。惟楊士

驄稱由翰林選入內書堂授課的老師，「凡入內書堂，其司禮掌印，俱投侍生帖，蓋

國家設詞林，衙門雖冷，體貌則崇」，是否崇禎年間出現變化，仍待研究。

內書堂學員的出路

明代內侍，經選送內書堂肄業，出身以入六科廊、精微科，負責章奏、勘合

庶務為正途，遇有機會，或循資歷拾級而上，可歷陞至司禮各級太監，此種情況，

62 陸深，《儼山續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0，〈奉宗溥從兄七首〉第六，頁 19b-20a。
63 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46。
64據顧璘〈陳石亭墓銘〉，陳沂中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推內館教書”。
顧璘〈陳石亭墓銘〉，載黃宗羲﹔《明文海》(北京﹕中華書局，1987 景印涵芬樓藏鈔本)，卷 437，

頁二十一下(4622)
65 尹直，《謇齋瑣綴錄》卷 4，載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點校，《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1993），卷 56，頁 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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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嘉靖以後，更為普遍。至於其他經由內監各衙門奏請，而被分派到不同崗位司

理筆札的，出路稍次。

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有部份經由內書堂培育的宦官，被轉派到其他內府學

堂，擔任教職。如羅玘為司禮太監傅容(1437-1511)撰墓載﹕

公廣之順徳人，曽祖某，祖義悌，父道達，母何氏，世名家也。以選入掖

庭，肄内館業，有器幹。英宗擢奉御，掌文書。憲宗擢紀事奉御，侍悼恭

位，下轉宫禁教書，擢春宫局郎。孝宗弘治初進司禮監太監……66

程敏政（1446-1499）為御馬監左少監鄭旺撰墓銘載﹕︰

以景泰庚午（元年〔1450〕）被選入内庭。勤慎自將，若老成人，遂命進學

司禮監書堂，從故學士永新劉文安公。講習課試，恒先諸生。久之通經史

大義，詞翰並工，而於暇日，兼業武事。……弘治紀元（1488），例左遷織

染局大使。甫九日，上知公素謹畏，復御馬監左少監；又以公富文學，命

教書乾清宫内書堂。67

王翱，隆慶五年(1571)，奉旨慈寧宮教書。68《酌中志》

66 羅玘，《圭峰集》（《四庫全書》本），卷 16，〈故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傅公墓誌銘〉，頁 25a-28a。
67 程敏政，《篁墩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0，〈太監鄭公壽藏記〉，頁 27b-30b。
68 劉若愚﹔《酌中志》，卷 22《見聞瑣事雜記》，頁 198。


